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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战争，拥抱和平”——日本老兵来我校忏悔罪行  

发布时间：2007-12-06   点击次数：1874  作者：陈新欣 

       中日网讯：2007年12月4日晚7点，南京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东报告厅座无虚席。一场日本退役老兵，侵

华日军前乙，丙级战犯坂仓清先生以及抚顺奇迹继承会主席熊谷伸一郎先生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反思战争，拥

抱和平”的报告会。出席此报告会的人员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以及日文译员香港有线台总主

编张洪艳女士。 

        张连红教授首先致欢迎词，接下来是熊谷先生的报告。 

        熊谷先生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会员，在座的坂仓先生也同样如此。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

联）是一个由日本先前被关押在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后返回日本的战犯组成的联盟团体。其主要宗旨是在中日

两国之间召开见证会，由老兵阐述自己在华罪行，加以忏悔等形式的活动来推进中日和平进程。该团体到目前

为止有160名左右的老兵成员。而抚顺奇迹继承会则是中归联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其工作主要是采访老兵，

收集资料，将老兵所见证的日军侵华战争以各种形式发表出来；组织老兵参与见证会，并支援中方民间针对日

军侵华战争在日本国内的诉讼案件。 

        熊谷先生向我们介绍，在日本国内，将近有100-200人在从事这样一项义务的工作。如今，中归联在日本

已经有了几十个分支，500多名成员。当时，促使他走进这一领域的事件是日本著名右翼分子石原胜太郎当选

东京市长之后所发表的一系列右翼言论。熊谷先生好奇于为何支持右翼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于是他上网搜索相

关问题时，发现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言论，并在网上和右翼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之后，他决定采

取行动，向世人展示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以此来同右翼势力做斗争。于是他和中归联取得了联系，并且成立了

抚顺奇迹继承会。但是，由于时间的流逝，老兵的年龄日益增长，很多老兵都由于身体状况去世了。这也使得

这样一个见证历史的使命变得尤为急迫。熊谷先生的愿望是集中现存揭露侵华战争史实的书籍，影像等资料，

并成立一个资料馆加以展示。如今，这一资料馆已经在日本的崎玉县成立了，并且拥有4000多册资料的规

模。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他们也积极的支援中方针对侵华战争在日本进行的诉讼案件，比如说夏淑琴的诉讼案

件，关于百人斩事件的诉讼案件等，他们都予以了极大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虽然由于从事的工作有违日

本右翼势力的主张而曾经遭到过暴力的报复与威胁，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退缩，而是奋力的战斗着。熊谷先生

说：“我认为日本在战后还有另外一条出路的。为什么要被右翼势力控制呢？虽然我本人没有参加过战争，但

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我们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我希望能够与中国的青年一起

努力，推进中日友好和平的进程。” 

        熊谷先生的精彩演讲和高尚的情操博得了满堂掌声。接下来是坂仓先生的报告。坂仓先生已经是87的高

龄了，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健硕。在熊谷先生做报告时，白发苍苍的他坐在报告席上，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是

严肃的沉思着。到坂仓先生发言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战犯，我对中国人犯了很大的罪。杀人，

放火，抢掠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这些真挚的言语深深的感动了在场每一位听众的心。 



        坂仓先生与1920年10月21日出生于日本的千叶县。家里一共9口人，以务农为生，生活十分艰苦。在他

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父亲说：“如果再不打战，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由于生活所迫，坂仓先生在小学的

时候就辍学在家务农了。他经常能看到周遭的很多陆军设备和经过身边的陆军，觉得他们十分的威风，也很憧

憬士兵的生活。1931年9月，11岁的坂仓先生为了参加军队，参与了军事教育。他们每天都要背一本“军人守

则”之类的书，书中教他们“日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天皇是神，为了天皇的死是不足挂齿的。”从小就接

受系统的军国教育的他们，对参军打战都有一种狂热的期望。1940年初，由于所有日本男人到了20岁都有服

兵役的义务，坂仓先生也参加了精兵检查。当时的精兵检查根据个人的体制将参加检查的男性分为甲等，乙等

和丙等。凡是甲，乙等级的都算合格，将被征召入军。1940年的12月，坂仓先生就随军到达了山东的青岛，

之后乘火车到达山东泰安县境内服役。 

        初到兵营，所有的新兵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新兵训练。训练的内容包括开枪，刺杀等，事实上也就是杀

人的训练。为了训练新兵的勇气，老兵们还专门押来年青的八路军士兵，让新兵学如何刺杀和枪杀。虽然一开

始对杀人很是反感，但是久而久之坂仓先生也就习以为常了。到达后的第五个星期，坂仓先生所在的小队投入

战场作战。第一次真正上了战场的他在追赶一个年青农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性，腹部的两侧都在流

血，并且逐渐的倒在地上。坂仓先生正准备过去查看那个女人是否已经死亡之时，发现她身边还有一个小小的

婴儿。这个婴儿努力的爬向已经倒下的母亲的乳房，希望能够吸吮奶汁。当这个小婴儿发现坂仓先生站在旁边

之后，竟然对他笑了笑。这个小婴儿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他纯真的笑容深深的震撼了坂仓

先生的心灵。坂仓先生说，在他之后杀人的时候，那个小婴儿的笑容还时常浮现的他的脑海中。说到这里的时

候，坂仓先生哽咽了。在场的听众也纷纷掉泪。他继续沉重的向我们讲述他当时虐杀一群中国人的情形。

1941年的夏天，他所在的小分队在寻找八路军的下落时，收到小队长的命令，拉来5个农民，把他们扔入水塘

中淹死。求生的本能促使这些农民奋力的向上爬，企图爬出水塘逃生。但是小队长命令他们用脚踩，用刺刀

刺，用刀柄击打这些农民的手，不让他们爬上来。水池顿时变成鲜红的血池。到现在为止，时常反思自己行为

的坂仓先生始终想不明白，为何当时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事。但是参战的生活每天除了杀人，还是杀人。杀的太

多了也就麻木了。 

        还有一个事件，也时刻敲击着坂仓先生的灵魂，让他始终活在忏悔的痛苦之中。在一个小村落里，为了

得知八路军的下落，中队长命令士兵们随意抓些人来拷问。坂仓先生和另外几个老兵发现了一个30岁左右的农

民，他们把他家的门板拆下来，用麻绳把农民绑在门板上。一个老兵找了一块布盖在这个农民的脸上，另外一

个老兵和坂仓先生就用水壶向这个男人的鼻孔里灌水。一边灌一边问是否知道八路军的下落和武器的藏匿地

点。男人十分痛苦，但始终是摇头表示不知道。水快灌完了，男人的小腹由于灌水太多而鼓了起来，一个老兵

对准男人的肚子狠狠的踢了一脚。水马上就从这个男人的鼻，嘴里喷出来，水里还混杂着血丝。反复的拷问依

旧没有答案。于是有一个老兵建议，用高粱酒来代替水。于是坂仓先生找来一缸高粱酒往这个男人的鼻子里

倒。就在酒快要倒完的时候，男人终于开口承认了藏有武器。当老兵问他藏在哪里时，他已无力抬起手指，只

能用下巴指指方向。他指的方向朝向他自己的房子，于是坂仓先生和老兵一起抬着他往他的屋子里走去，谁知

道刚一进门口，男人就一头倒下死掉了。讲到这里时，坂仓先生顿了顿。一次又一次的回忆对他而言也是一种

痛苦的折磨吧！坂仓先生坦言，他们的部队一直这样杀戮，拷问，除了杀人之外，他们也用中国的农民进行毒

气的实验，抓劳工去日本国内从事最艰苦的体力劳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直到战败。战败后，坂仓先生和

其它一些士兵被苏联的军队抓到西伯利亚从事劳动改造5年之久，后由苏联引渡到中国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当时，很多日本士兵都以为离开苏联是可以回到日本了，结果是引渡到中国。而且身份突然从俘虏变成

了战犯，很多的日本士兵都无法接受。因此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很是抵制。但是，在抚顺，他们受到了与

在西伯利亚完全不同的待遇。生活设施完备，衣食都有人悉心照料，有时候吃的比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要好。

而且管理人员对他们也十分友善，既不打也不骂，虽然有很多管理人员的家庭都受到过战争的伤害，有些人也

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把愤怒发泄在战犯的身上。后来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坂仓先生才逐

渐意识到自己的战争犯罪行为，才逐渐的变回了正常人。当临时法庭审判战犯那天到来的时候，坂仓先生说，

他的心里很平静，他认为自己的罪过做怎样的判处都不以为过。可是，结果是没有判死刑，而是释放回国。  

       他坦言，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宽容对待，他才得以生存至今。于是他回到日本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在到



 

 

处游走见证，因为他了解自己曾经所犯的罪行是不可以重蹈覆辙的。对于很多的日本青年接受了他的言语，他

表示了极大的欣慰。坂仓先生最后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一定要努力促进中日的和平进程。坂仓先生的发言

结束之后，他站起来向所有在场的人员深深的鞠了一躬，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日本老兵，

曾经的的战犯的言行触动了。 

        中日友好和平的进程，需要很多人的共同的努力。我们应该感到十分的庆幸，我们在中国尝试着尽一切

努力去推进中日和平的时候，在日本，也同样有很多的人为着同一个目标不懈的努力着。中日和平进程需要中

日两国人民更多的交流与沟通，才能走向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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